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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暑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據說，颱風在菲律賓呂宋島附近成形，但眼前沒有一絲風，風和時

間似乎都凝結不動。我的思緒也凝結住，前一晚熬夜讀的書，此刻都不

知道卡在哪一條神經迴路，筆尖擠不出正確答案，讓我更煩躁。  

只有監考老師不停走動，敲得我滿耳滿腦都是喀拉喀拉的鞋跟聲

音，就是沒有答案。  

終於，我舉手：「老師，請妳不要走來走去，會影響我作答。」  

老師揚著眉毛看我，終於回到講台坐下，眼光繼續鎖定我，顯然覺

得不必漫無目標巡邏，她已經找到特定對象了。  

    她錯了。我斜前方的林家軒看似思索答案，用筆在掌心劃著，事實

上手中已經密密麻麻寫著東西，水性的原子筆，只要手心流點汗，在課

桌底下揉搓雙手，馬上湮滅證據。老師把多餘的關注給我，忽略真正鬼

祟的林家軒。  

這個林家軒死性不改，已經是高二下的期末考了，還玩這種老招式。

這二年來技術都沒有升級，玩得很蹩腳，但是這個監考老師更蹩腳，根

本沒發現林家軒。  

我再擡眼看老師，她竟然皺著眉兇惡地看我，不會吧，該不會以為

是我。  

唉。  

搖搖頭，趁機轉動僵直的脖子，喀拉喀拉的鞋跟似乎依舊一聲聲踩

在我的腦門。  

◎  

    烈日當頭兜下，混合著曬融了的柏油味，每一個在高溫下的軀體也

隱隱散發出汗酸味。我猜溫度計要爆表了、紫外線偵測器也要爆表了。

林家軒在前面低頭走著，好像要把癱在腳下的影子踩得更死扁一樣，這

種力道，想必是他的小抄命中率不高，我幾乎可以聽到他每踩踏一步，

影子便「哎喲」叫一聲。我加緊腳步趕上，在他進入便利商店之前從背

後狠很拍了他一記。誰叫他害我被誤會。我也算幫他聲東擊西，讓他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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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過關。  

「叮咚！」響起之時，他背上剛好受我一擊猛然嚇一大跳。白我一

眼。他向櫃臺報上名字，付了錢，取回郵購的包裹，這次並不是太大包。

他曾經扛過三四十公分的大包裹，一路鐵青著臉回家，還好經過「劇烈

的溝通」之後，包裹就一直維持在他勉強可以接受的大小範圍。  

順便一提，「劇烈的溝通」是我爸媽經常使用的溝通方式，由於他們

是所謂的高級知識份子，一個在技術學院教書，一個是高中老師，所以

他們不說自己在吵架，他們只是放大音量、加快說話速度，你一句、我

一句，說著我摸不著頭的話。比如最近的一次，爸爸引用一個叫什麼根

斯坦的名人說的話：「如果從來不做愚笨的事，也就不會做出什麼聰明的

事。」媽媽回說：「那你蠢事做夠了嗎？什麼時候開始做一件聰明事？」 

溝通之後，整個家就倏地進入冰河期，然後，經過千萬年才會慢慢

回溫。他們一直這樣子溝通，我和弟弟就像生命力堅韌的蟑螂，經歷無

數的冰河期，已經適應惡劣的氣候，存活至今。我不明白林家軒和他精

神異常的姊姊如何溝通，精神異常者還可以溝通哦？我很好奇，連帶地

懷疑起林家軒是不是也異常了。  

「這次你姊姊又訂購什麼東西？」我咕嚕咕嚕灌著剛買的冰涼飲

料，從嘴巴冰涼到食道、腸胃，再回到腦門舒張的血管一陣緊縮，哇，

真是過癮。  

林家軒說：「不知道。」  

嚇！態度比我喝的飲料還冷。不過也不怪他。家裡有個神經質的媽

媽，有個躁鬱症時好時壞的姊姊，他不跟著瘋掉已經不錯了，雖然我爸

媽常常吵架，嗯，是「劇烈溝通」，而弟弟是個資優生，從小各方面都比

我突出，我的功課卻是一路有驚無險撐到高中，老爸每次看完成績單就

語重心長對我說：「朗費羅有句話：『堅忍是成功的要素，只要敲門夠久

夠響，你一定能叫醒某個人。』」要我好好記著。我其實不太懂，他的意

思是我一直在昏睡嗎？還是我應該常常敲頭，才能保持清醒，才不會一

看書就打盹？  

媽媽說的話就比較直接：「你要是有你弟弟的十分之一就好了。」我

說不止啊，德智體群美，我有其中五分之一的「體」育。媽聽了，臉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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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現不知是笑還是什麼表情，定定看著我說：「黃聿，你還真不是普通的

樂觀。」  

所以，我在家的處境一向艱難，但比起林家軒，我覺得自己還好啦。

也許媽說對了，我是很樂觀。  

我見過林家軒姊姊還沒有發病前的樣子，非常清秀，姊弟同樣一雙

大眼睛，白皙的皮膚，功課也不錯，林家軒一直以他姊姊為傲。可是就

因為她太在乎成績，患得患失，幾次模擬考下來每下愈況，深受打擊，

就發病了。最後勉強考上一間技術學院，卻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行為，

嚇壞老師和同寢室的室友，大家很怕她出事，趕緊通知家人來帶回去。

一回家，就再也無法獨自出門了。  

如果正常的話，她應該讀大三了，依她的條件也會有男朋友，也許

還不止一個追求者。可是，現在她只會在家閒晃，看電視、上網。半年

前，她突然發現新遊戲──上網購物。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配飾、保養

品、養顏美容塑身食品、書（奇怪，她都讀書讀成這個樣子了，還買書？），

每一大項目底下有很多的子項目，而且還指定送到學校附近的超商，這

樣林家軒放學時就能幫她去取件，因為她不出門（奇怪，她不出門，買

那麼多東西做什麼？）還好能在超商取貨的物件都不會太大，那一次他

扛著三四十公分的大包裹，純粹是他姊姊一次訂購太多東西，不過，經

由他氣唬唬回家和她吵架（劇烈溝通？）之後，他姊姊就變得克制多了，

應該說是化整為零，所以林家軒就得三天兩頭去拿東西。臭著一張臉。  

這都還算好的，林家軒說有一次她買一整套寵物用具，有專用的飲

水器、睡墊、寵物衣服、專用清潔洗毛精、按摩沐浴刷、電動剪毛器、

消除寵物憂鬱的玩具，甚至消除寵物異味的芳香劑都給買回來了。問題

是，他們幾乎全家都對貓狗過敏，不可能養寵物，不知買這些東西做什

麼。  

當他說起他姐姐的奇怪行為時，我差點以為他在說我媽。但是我媽

不會悶在家網購，她都直接殺去百貨公司掃貨，尤其在和爸爸劇烈溝通

之後，不管是不是週年慶，她拿著信用卡一家刷過一家，買回來各種舒

壓泡澡的精油，還有其他按摩身體的、敷臉的、護髮的、穿的、戴的、……，

種種寵愛自己的東西，她似乎覺得爸爸不夠寵她，家裡三個臭男生都不

知道寵她，她只好把自己當寵物寵。我想，她該不會也要躁鬱了吧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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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其實不知道一個女人需要多少東西才能把自己打點好，林家軒的

姐姐是這樣，我媽也是這樣，但是他姐姐生病了，我媽是正常的（唔？），

這樣看來，不管生病或健康，女人對待自己的方式有著驚人的巧合。  

真是不可思議。  

「天氣好熱，明天考完試我們到海邊游泳，去不去？」林家軒悶著

頭走路也知道天氣熱了，終於說了句像樣的話。  

「好啊！」  

我們從小就在海邊混大的，後來上國中的暑假，我家搬了，直到上

高中又考上同校，湊巧又編在同一班，很久沒去海邊游泳了，這種天氣

不泡在水裏簡直快被太陽蒸發了。  

回家後我趕快聯絡同學，結果，要不是已經有約著去打球、看電影，

就是想在家吹冷氣玩線上遊戲，懶得出門。算了，單單我們兩個去也不

錯。  

我想，明天去游泳的時候，順便提醒他不要再作弊了。他比我聰明，

可是夜路走多了會見鬼的，而且過完暑假就升高三，要面臨大考了，老

是作弊不是辦法。  

    其實作弊的不只是林家軒。大家同學那麼久，想瞞都瞞不住，作弊

已經是公開的秘密——同學之間是公開，對老師而言是秘密。有人每試

必作弊、有人只有大考作弊小考不作、有人是針對可能被當的科目選擇

性地作弊、有人是隨機性的，監考老師看得鬆逮到空隙就大作特作、老

師看得嚴格就按兵不動，有獨立作業的、有雙人組、三劍客……。大家

說起自己作弊的理由都是振振有詞，如果失風被逮純粹是運氣不好，並

不認為自己有錯，而且還會私下嘀咕：為什麼只抓到他，那個誰、誰誰、

誰誰誰，小動作更多，更離譜，怎麼就漏掉了……。  

因為我沒有和他們一起攪和，他們反而疑心不作弊的人會不會去報

馬。在班上不作弊有兩種：一種是不需要，靠自己努力就能過關；另一

種是不想要，考試不過就算了。第一種人功課很好，即使努力作弊也贏

不過他們，他們像是悠哉悠哉在船上乘風破浪，俯瞰海面那些努力攀著

浮板划水，以免滅頂的作弊者，不太在乎別人的死活。所以作弊者仰頭

看著他們，並不奢望他們會拉一把，同樣也不會懷疑他們去報馬，他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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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此心裡清楚，作弊者的狼狽正可以襯托出他們的優哉和優越。第二種

人就像我（其實也只有我），功課明明不怎樣，卻不和他們一樣想方設法

脫困，每個「設法」的人肯定分數比我好看，難道我會不在乎嗎？他們

很懷疑。因為這樣，我趕緊表明立場，解釋自己光想到為了作弊要事先

準備猜題、考試時又得擔心技術不好被逮，就覺得很累，作弊這件事也

需要特別的能耐和天分，不是我這樣的人應付得來的。  

他們將信將疑。平常大夥一起打球打屁，這似乎都不構成問題，一

旦接近考試了，氣氛就變得詭異，總會有人語帶玄機，明的暗的提醒我。

真是心裡有鬼的人特別會疑神疑鬼。  

也許像我這樣的人在班上真的是異類，如果說，大家都有不得不作

弊的理由，我也有啊，要找理由誰不會？我也想掙個好成績給媽看，免

得她失望，同時也給爸看，證明我真的有在唸書，不是一拿到書就光會

打盹。只是，作弊雖然解決眼前的問題，卻無法改變事實。事實就是：

我的資質普通，再努力也有限。但是我也有我的個性，不是我努力得來

的東西，白送我也不想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至少沒做出讓爸媽更失望的

事。  

    有時候想想，大家花那麼多時間，付出那麼多不同的「努力」考過

一關關，真的上大學，受了高等教育又怎樣？像我爸媽，有固定工作，

除了用我聽不懂的話劇烈溝通之外，他們和一般人一樣還是不快樂，這

麼認真在生活、經營家庭的媽媽，以及常常一頭熱做事卻吃悶虧，回家

又被媽再虧一次的爸爸，搞到後來，我覺得人生還是有一些連想作弊都

無法使上力的事吧？  

◎  

    鐘聲已經敲完了，監考老師才急慌慌跑進來。還好這節課考生物，

大部分人只需要三四十分鐘就可以寫完考卷，老師遲到並不影響。  

    老師一進來，動作俐落發放試卷，一邊眼光銳利掃視全班，我知道

一定有人要暗叫不妙了。大家就自求多福吧，我可是要大展身手了。  

生物是我比較拿手的科目，也許是小時候在海邊到處撒野的最好收

穫吧。我寫起來得心應手，絲毫不受老師在旁邊走來走去所影響。  

終於寫完了，除了幾個不確定的答案，考題還算簡單。還有二十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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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才鐘響，我無聊地看看其他人。前半場的考試是大家各自努力的時間，

到後半場，就是開始「交流」的時間。在一片寂靜中，有人橡皮擦掉下

去，便彎下腰去撿。（順便從椅腳下丟個紙條給前後或左右的人）。這一

邊有人支著頭，手指在太陽穴邊敲打著摩斯密碼、另一頭有人玩弄桌上

的橡皮擦，轉前轉後、轉左轉右，點一下、二下。有人嫌悶熱，把頭半

縮進領口猛吹氣（順便看小抄）。有人已經寫完，趴著休息，卻把寫得大

大的答案卷歪放一邊，方便鄰座左顧右盼。教室寂靜得很熱鬧。嘿嘿嘿！  

我看得正精采，突然林家軒趁老師走到前面背對我們的時候轉身遞

給我一小團紙。我愣了一下，這個時候不應該傳紙條吧？又不是平常的

上課時間。我偷偷打開一看：  

 

3？ 

9？ 

14？ 

25？ 

    27？ 

 

不會吧？林家軒！  

我擡頭看他，只看到他的後腦袋，他是開玩笑的嗎？  

左右看見的人也狐疑看著我，那眼光看起來像是疑惑怎麼我‧也‧

下‧海‧了？  

我看著林家軒的後腦袋，如果可以透視他的意圖就好了，我們感情

雖然不錯，可是他一向單打獨鬥，他也知道我的原則，現在突然出這樣

的難題給我，未免讓我太為難了，這是故意考驗我們的感情嗎？以前他

從沒有開口過，現在是不是真的很危急，我不幫他，他一定過不了？  

可是，我本來就打算要勸他收手的，怎麼現在反而變成要幫助他？  

但是，如果我幫他一次，再勸他，因為欠我一次人情，他應該會聽

吧？  

會不會開了例之後，就變成習慣，以後我也沒立場拒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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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拒絕，他會不會認為我見死不救，枉費多年的交情？  

我自己不作弊，幫助別人也是形同作弊，我要為林家軒打破自己堅

持的原則嗎？  

我不斷地抓撓著頭。一向都是事不關己看著別人演出，林家軒卻突

然把我推到舞台上，沒有經過事先預告和排演，我一下子慌了手腳，突

然之間，感覺所有的人似乎都停下細瑣動作，眼光像灼熱刺眼的舞台燈，

聚焦在我身上，看我下一步怎麼走？  

他趁著老師不注意轉過頭來，對我呶呶嘴，使了眼色。  

是真的！他要答案。  

我不是藏得住祕密的人。加上教室燠熱，心中到底「要」與「不要」

不斷翻攪，腦溫逐漸升高，於是，額頭冒出一滴滴斗大的汗，滴落在考

卷上，發出巨大的聲響。  

看著擺在桌上的手錶，只剩二分鐘，時間急迫，腦袋中各種乒乓碰

撞的聲音戛然停止。  

我不管了，就賭這一次。我翻找著試卷題號和答案，埋著頭把答案

一一抄寫在小紙條，後來發現，自己竟然邊寫邊發抖咧。  

寫完揉成一團，準備丟回去給他，一抬頭，嚇！老師就站在旁邊。  

◎  

我並沒有供出林家軒，不知道為什麼，我的腦袋突然變得靈光了，

在教官室面對班導和教官反覆詢問，我只說自己不確定答案，想抄下來

跟別人核對，雖然很理由牽強，可是監考老師並沒有逮到我傳給別人，

我咬定這個說法，他們也莫可奈何。說到最後，班導還是決定通知家長，

雖然我嘴裡不在乎說可以啊，心中卻一陣不安，媽該不會認為我已經淪

落到作弊的地步了吧？  

林家軒知道他不能跳出來承認自己做的事，一承認就坐實了，現在

只是疑似作弊，或者作弊未遂，如果有懲罰也是輕微，一旦他說出實情，

我們兩個才真的糟糕了。所以他只好由我一個人去承擔，他嘴裡雖然不

說，我知道他心裡一定很抱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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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倒是，我回去到底要不要跟媽坦白，還是另外想個說法，從小到

大，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麼難以啟齒的事，我很怕老媽什麼都不說，只

皺眉看著我，慢慢搖頭，當她搖頭的時候，我都會有世界瞬間陷入一片

黑暗死寂的感覺。  

◎  

林家軒等我從教官室出來一起吃飯，我告訴他狀況，看得出來他很

後悔，不知道是後悔臨時起意拖我下水，還是後悔不該作弊。真是的，

他夜路走多，卻連累我碰到鬼。吃完中餐，太陽還是毒辣辣的，我問林

家軒：「總不能現在就去海邊吧？還沒下到水裡就已經曬成人形焦炭了。」

林家軒猶豫了一下，才勉強說：「先到我家吧。」  

他家雖然沒變，但是附近高樓都蓋起來了，顯得他們家這排的透天

厝更形低矮老舊。林家軒的媽媽開一家小小文具店順便幫人繡學號、修

補衣服，孩子小時候可以兼顧家庭和生意，現在則是兼顧病人和寥落的

生意。  

從大太陽底下進到屋子裡，覺得燈光顯得昏暗，忽然間變成半盲，

只聽到很熱絡招呼我的聲音，等我習慣之後，林媽媽已經打量我好一陣

子，她抓著我的手，喃喃說著黃聿都這麼大了，看得我都不好意思。店

裡擺設和以往差不多格局，只是我好像進入小人國，所有東西都矮了半

截。以前很羨慕林家軒常常有最新最炫最齊全的文具，現在才發現架上

陳列的東西其實種類很少，看起來竟然有點寒傖。  

他姐姐聽到聲音也出來打招呼，四五年不見，她比印象中矮很多，

一樣清秀，更消瘦了些，眼神有一股奇異的光芒，話比林媽媽還多，如

果不是瞭解她的狀況，會以為她很健談。她居然開始回憶起我和林家軒

小時候，有沒有搞錯，我們才差幾歲，她怎麼說話像長輩一樣，口吻好

像從小看我穿開襠褲長大的，而且她說的那些事是真的嗎？我和林家軒

面面相覷。嗯！我是不瞭解這樣的病啦，可是，是不是會讓人變得比較

有想像力？  

感覺上，林媽媽老得好快，整張臉整個人像地震過後的危樓隨時要

垮的樣子，比她女兒還像個病人。我還記得林媽媽是個溫厚老實的人，

是個正常媽媽該有的樣子。我就總覺得我媽即使在家裡也會忘記自己是

媽媽和妻子的角色，她把家當成班級來經營，我弟是她引以為傲的好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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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我是令她傷腦筋、不聰明且不用功的學生，現在又要加上一條，有

作弊嫌疑的壞學生。我想，爸在她眼中應該是個自以為是，又常常出槌

的蠢學生。她是導師兼任風紀股長、衛生股長、總務股長……。 

剛開始，寶貝女兒行為異常時，林媽媽到處求神問卜，作法消災，

始終沒有起色，到後來不得已才看醫生。她以為是自己對她期許太高造

成她的壓力，一直很內疚，林家軒一直安慰她，有人先天體質就是容易

生病。可是，這樣的說法並沒有安慰到林媽媽，因為，「先天體質」也是

遺傳自她，不可能是粗壯如牛的林爸爸，反正都是她的錯，若不是生女

兒的時候出問題，就是教養的時候出問題。  

這樣說來，我又覺得我媽很沒有反省能力，她就這樣隨便把我生下

來，把最好的遺傳保留給我弟，還怪我不如弟弟。  

很不可思議，林家軒的姐姐就一直說一直說，我們三個人只能一直

聽一直聽，完全沒有插話的餘地，就像之前他陸續透露給我的情況一樣。

到底說什麼？我一路聽下來，無非是她所買的東西使用效果、各家價錢

功能比較之類的，好像做一份商品研究報告。我雖然有禮貌地傾聽，但

是我一向無法專注太久，更何況天氣熱，我彷彿回到課堂上一樣，越聽

越恍神。林家軒說過他姐姐很寂寞，他回家就是當個聽眾，不管回不回

應，她可以這樣沒日沒夜重複下去。她願意說話的時候都還好，最擔心

她有的時候沈寂得可怕，吃不下東西一直昏睡，不然就是失神，或者，

像跟看不到的人交談般，奇怪地有問有答。每當出現這種狀況時，家裡

的人都不敢讓她一個人獨處。我現在終於親身體會到底怎麼回事，更覺

得林家軒很厲害，很有耐性。也許，他作弊真的有不得已的理由。  

當時，林姐姐的班上作不作弊呢？我突然冒出奇怪的想法。  

如果她那麼努力，卻是屢次敗給那些投機的同學，又因為敗給那些

平常看起來不用功，考試成績卻比她突出的人，而感到挫折，而發病，

哇！這不是很荒謬嗎？她的損失不是太大了嗎？  

我看看林姐姐，看看林家軒。有一些無法言說的感覺浮盪在二張臉

孔之間。我轉頭看屋外，熾烈的陽光被阻隔在騎樓之外移轉，照不進來。 

林家軒幾次打斷話題，說我們要出去走，到真正走出門的時候已經

四點多，雖然太陽還是紅豔豔，至少曬起來不會那麼痛。我邊走邊問：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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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看起來還好，她說的那些東西真的是那樣？她可以在部落格發表，像

那種什麼保養品達人之類的，至少在家有事情可做，也可以跟外界溝通。」 

「別傻了，在家裡說說可以，不必負什麼言論責任。你看到的都還

好，她很努力表現正常的一面給你看。其實她常常會顛三倒四，說法自

相矛盾。她買太多東西，有時候會忘記又重複買，我和媽媽會偷偷整理，

把一些沒拆包裝或者用不上的東西，趁著期限之內退掉。」  

是啊，我知道他家並不是很有錢，林媽媽雖然對女兒很愧疚很疼惜，

盡量包容她，但是也無法毫無限制的供應。現在想想，比起來我家算是

很幸福的了，家裡最有問題的是我，而我的問題呢，只不過是做事常常

少根筋，丟三落四，功課也不太好。  

但是，話說回來，這是個問題嗎？  

◎  

    今天是非假日，海邊的人不多，也許黃昏的時候才會有比較多人來

散步看夕陽。沙子很綿細很柔軟，踩起來還有太陽熱吻沙灘後的溫度。

才幾年沒來，這裡改變很大，變醜了，丟了很多消波塊。我還記得小時

候即使有颱風，也從未發生大浪沖毀什麼，不知道為何也在這裡丟這種

醜東西。聽說這些幾乎覆蓋全台灣海岸線的消波塊價格不低，每個造價

數萬到數十萬元，就這樣把錢丟在海裡，難怪大家說台灣很有錢。  

比起以前，沙灘是乾淨多了，可是因為太乾淨，也沒有什麼貝殼、

珊瑚碎枝可以撿，連螃蟹都沒見幾隻，這還像海邊嗎？好像是一片人造

沙灘，或者是鹹水泳池，只是這泳池看不到邊而已。  

   我和林家軒迅速把衣服扒得精光，只剩泳褲，一邊吼叫一邊比賽誰先

跳進海裡，像小時候一樣。跳進海裏的時候，我幾乎可以感覺身體像一

塊燒鍛得紅鎔鎔的熱鐵放進水裡的那一刻：嘶──地一長聲，還冒著白

煙，真是涼快。  

我們自小就會的狗爬式，高中以後上游泳課，姿勢被兇巴巴的體育

老師糾正了好久，練得比較好看一點，但是回到海裡不知不覺好像也回

到小時候，又開始擡著脖子，四肢亂划。好懷念小時候，那時未來還在

地平線的另一端，遙遠而令人好奇，不像現在，現實像頭上頂著的令人

腦眼昏花的太陽，瞇著眼睛也看不清楚，有時候還會瞇出眼淚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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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了一陣子，我們上來休息，躺在軟綿綿的沙上，舒服得令人想睡。 

我想起作弊的事，這時候提會不會太掃興哪？我猶豫了。好久沒看

到林家軒這麼開懷地笑，他肩上的擔子這麼重，好不容易卸下，我就不

要再提醒他了。他比我聰明多了，即使我不說，他也會有打算的。而且，

本來想勸他的念頭，因為早上發生的事反而不好再提，他一定認為我還

在怪他，才會迫不及待提起，這麼急切地想教訓他。  

心中梗著回家要怎麼向媽交代，口中卻和林家軒胡亂說著小時候的

事，說他姐姐編扯的那些事。  

不知不覺，時間過得好快，遠處地平線上方積聚著像城垛般的雲，

因為遮著太陽，所以雲的邊緣框出黃橙的輪廓，雲下的海面呈現暗綠色，

正上方的天空反而只有幾綹薄雲，風吹過來有一點涼意了，一天的暑熱

終於要開始消歇。我問林家軒準備回去了嗎？他說再游一趟吧，你好久

沒來玩了。我想想也對，而且，不知道媽接到學校電話了沒，我還沒想

到該怎麼跟她解釋。  

消波塊之內只有一小窪淺淺的水實在很難施展身手，林家軒小心攀

過高高低低的消波塊，我也跟著，我們的濕腳印留在猶有陽光餘溫的水

泥塊上，迅速被吸乾，跳進消波塊的另一端海中，底下的沙子似乎被海

流掏空，也變得比較深。在外面游的感覺的確好多了，不會絆手絆腳。

游出去一段之後，水溫比剛剛涼，浪也大了些，一開始我就落後，我努

力追趕，想告訴他折回去算了，反正不熱了。追了好一段，卻追不上，

這時小腿突然抽筋，肌肉一陣陣扭絞，好痛！還好他也停下來，我做了

個手勢招他回來，於是他折返了。  

忍著痛，我努力划動，這時似乎起了一陣海流，阻撓我們的速度，

還將我們往外海拉扯，我大口大口喘著氣，全身力量似乎被海水一點一

滴吮吸殆盡，眼看著離岸邊的消波塊並不遠，可是，怎麼老是游不到的

感覺……  

 


